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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隐藏着的幸福

小区门卫李大爷是个乐观开
朗的人 。 他每月工资800多块 ，
日子过得紧张， 所以不当班的时
候就到处捡瓶瓶罐罐 ， 换点小
钱。 每每捡到一只易拉罐， 他兴
奋得像捡到个金元宝似的， 眼角
的皱纹都挤成菊花了。 我以为，
李大爷这样的所谓 “社会底层”
的人， 生活艰辛， 幸福对他们来
说， 一定是遥远的吧。

那天， 李大爷眉开眼笑地对
我说， 上个月他光捡瓶瓶罐罐就
卖了200多块呢！ 他还说， 上大
学的儿子很争气 ， 现在勤工俭
学， 从来不花家里一分钱。 李大
爷说起儿子， 眼角的皱纹又挤成
了菊花了， 话说起来没完没了。
儿子说了， 他挣的钱留着养老。
李大爷没别的爱好， 就喜欢有空
时唱点小曲 ， 或者买上两个小
菜， 喝点小酒。 我这才发现， 李
大爷是幸福的。

小区不远处， 有一排简陋的
平房 ， 很多农民工就租住在那
里。 我认识一对外地来的夫妻，
男人在建筑工地干活， 女人除了
照顾孩子， 有空还到建筑工地帮
男人干活 。 她总说 ， 老公太辛
苦 ， 每天干完活 ， 腰都直不起
来。 我劝她说， 干活不要拼命，
年轻时透支体力， 老了身体会受
影响的。 女人摇摇头说， 老家有

老人要养， 明年还要盖房子， 不
挣点钱怎么行。 生活艰辛， 幸福
对他们来说是那么高不可攀。

我问女人， 过节的时候回老
家吗？ 她说， 不回去， 把钱寄给
老人， 也心安了。 我叹口气说，
你们背井离乡， 真够不容易的。
她却说， 没有什么不容易的， 人
就像鸟儿一样， 飞到哪儿就在那
儿垒个窝过日子， 挣到钱了， 能
孝敬老人， 还能给儿子买玩具，
一家人挺开心的。 “人就像鸟儿
一样”， 这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
比喻， 出自这样一个平凡的女人
之口， 她的乐观让我看到了她身
上幸福的光环。

总有一些幸福， 隐藏起来，
被我们忽略了。 幸福从来都是不
分地位， 不分贵贱的。 即使你看
到了卑微、 艰辛甚至苦难， 也不
能否认幸福的存在。 幸福就是一
位善解人意的信使， 总是垂青于
那些懂得知足和心怀感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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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
麻花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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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煤里的温情

【情怀】15副刊２０16年 11月 16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李亚楠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 蜂窝煤
是平常百姓家生火做饭的主要热
源。 圆圆的腰身， 中间均匀地留
着一圈圈空洞， 外表看起来像个
“黑藕” 似的。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小镇
上， 镇里有家煤店， 专门做蜂窝
煤。 一年到头， 我家总要烧去上
千公斤的蜂窝煤。 煤在搬运过程
中难免会出现破损， 这些碎煤积
累多了， 慢慢就在杂室里堆成了
像小山似的煤包。 父亲见了， 总
要利用周末的时间， 从朋友家借
来做蜂窝煤的工具， 自己做起蜂
窝煤来。

那工具是在圆铁筒里焊十二
个铁杆， 然后铁杆上套一块四至
五公分厚的铁板， 铁板上均匀地
分布着十二个圆洞， 铁板中央再
焊一根10公分的铁棍。 做蜂窝煤
时， 只需两手按动铁棍上的小铁
片， 一个圆润乌黑的煤球就算做
成了。

做蜂窝煤是个力气活。 父亲
往往不让我们哥儿仨插手， 怕我
们光顾着好奇 ， 误了学习 。 那
时， 我已上了初中， 正是青春发
育时期， 长得人高马大的， 做蜂
窝煤理当不在话下， 加之青春的
叛逆更加重了我对做蜂窝煤的好
奇。 有一次， 趁着父亲正在给煤
淋水的当儿， 我蹑手蹑脚地提起
煤具， 学着父亲的样儿， 重重地
在一堆湿煤上顿了两顿， 然后，
用劲一按棍上的小铁片， 一团干
湿均匀的新煤球就在我手中诞生
了。 不想， 一会儿就被父亲发现

了， 他扬起手刚要喝斥我， 一低
头又看见了地上我刚做好的蜂窝
煤， 高扬的手便放了下来。 父亲
转而和蔼地对我说： “先把学习
成绩搞上来， 我才让你做煤球。
要是整天想着做蜂窝煤， 不好好
学习怎么行！”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 更主
要是想在父亲面前显示我已长大
了，我把父亲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时时鞭策着自己， 决不能在学习
上给父亲丢脸抹黑。 慢慢地， 我的
成绩冲到了班上的前茅， 父亲看
着他的激将法奏了效， 对我做煤
球也就网开一面。又过了几年，父
亲由台前退到了幕后， 我当仁不
让地担起了家中做煤球的担子。

有一次， 我和邻居王叔叔家
同一天做煤球， 半途突然下起瓢
泼大雨， 把我们两家刚做好的煤
球淋得七零八落。 掌灯时分， 王

叔叔敲开了我家的门， 尴尬地搓
着手说： “煤全给打湿了， 连做
饭的煤球都没了， 能不能借我两
块干煤球？” 其实我家也没干煤
球了， 可父亲丝毫没有犹豫， 夹
起灶膛里的热煤就给了王叔叔。
那晚， 我们一家只是把中午剩下
的面条热了热， 就简单地对付了
过去。 我怪父亲不该把热煤球借
给别人 ， 可父亲却告诫我说 ：
“送人一团煤球， 就是给人一个
方便 ， 大家都是邻居 ， 相互照
应， 就多了一份温暖。”

后来 ，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
善， 人们都不再烧蜂窝煤了。 但
每每看到那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煤
球时， 就会想起父亲当年善良的
举动 。 虽然父亲已离世6年了 ，
但他朴实的话语依然还那么坚强
有力地敲打在我的心房上， 温暖
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

红外线车间值班员说， 这几
日休息不好， 夜里总能听见卫生
间窸窸窣窣的声音。 去查看， 发
现有老鼠。 这老鼠不怕人， 见了
他，小眼瞪大眼，心理素质极好。

值班员叫郭旺， 当年还有一
段笑谈。 列检的澡堂子钻进一只
大老鼠， 几名检车员闻听进了老
鼠 ， 拿着检点锤就冲进了澡堂
子。 郭旺身手敏捷， 第一个冲在
前头。 可没承想， 这帮家伙， 看
郭旺进去了， 居然把门一拉， 关
得严严的。 这事差点把郭旺的鼻
子气歪。

大老鼠通人气， 见门一关 ，
立起身来， 发出瘆人的尖叫。 郭
旺也没见过这阵式， 可又无路可
退， 检点锤的把儿又太短， 好在
澡堂子里有一把破旧的拖布， 郭
旺抓起拖布杆儿， 这才壮了胆，

朝老鼠砸去 。 老鼠顺着墙角躲
闪 ， 来来回回 ， 一边发出尖叫
声。 郭旺看出了门道， 就在墙角
的拐角处挤死了这只大老鼠。

这件事在段里的文艺汇演
中， 被班书记编成了快板， 本想
好好宣扬一番 “郭大侠” 大战大
老鼠。 班书记在台下练得如鱼得
水， 可是上了台， 舞台一大， 灯
光一闪 ， 心突突地跳 ， 没了节
奏， 竟将词儿忘得一干二净， 越
是急越想不起来， 越想不起来是
越着急， 红着脸， 不停地打着快
板。 这把同事们给乐的， 前仰后
合的， 笑岔了气。

维修工刘权听说三楼有老
鼠， 也开始笑谈过往经历。 那年
值班室还在小木楼的时候， 刘权
值班， 当年仓库和值班室还未分
开， 经常有老鼠出没。 别人值班

都没事， 可偏偏赶上刘权睡得正
香 ， 就感觉 有 什 么 东 西 在 耳
边 ， 刘权顺手这么一挡， 耳垂
儿一阵钻心地刺痛。 刘权起身开
灯 ， 见得老鼠 “嗖 ” 地钻进墙
洞。 刘权照了镜子一看， 耳朵已
经出血了。

刘权这么一说 ， 郭旺害怕
了， 非得 “治服” 老鼠不可。

下了夜班， 郭旺没走， 开始
自制捕鼠神器来。 一个废旧的自
行车的车筐 ， 拦几道细密的铁
线， 底面用木板封住， 侧面开一
个小门。 小弹簧吊在中间， 只要
轻拉小弹簧， 就会引起带有联动
机构的小门迅速关闭。试了多次，
灵敏度终于达到了理想状态。

第二天一大早， 果真不负所
望， 一只中等大小的老鼠囿于其
中。 老鼠黑亮黑亮的眼睛望着
笼外 。 围观的人多了， 便发出
“嗞嗞” 的尖叫声， 然后一番撞
笼鼠窜。

一连几天， 郭旺的捕鼠器共
捕获三只老鼠。 至此， 夜里恢复
了宁静， 值班人员休息好了， 精
神也更充沛了。

冬日的上午， 和煦的阳光温
暖怡人， 我和母亲一人搬了张凳
子， 倚靠在墙角边晒太阳。 我拿
了本书漫不经心地看， 母亲拿了
针线笸箩， 准备纳鞋底。

眼睛涩了， 我抬起头， 发现
旁边的母亲正在拔白头发， 她侧
着头， 将头发撩到一边， 一缕一
缕地翻找， 报纸上摆了不下三十
根白发了。

母亲发现我注视她， 不好意
思地笑了笑， 说： “这白头发怎
么这么多， 拔都拔不完！” 顿时，
我心里辛酸极了， 转过头， 擦了
擦眼角涌出的泪花。

母亲原来肤白细腻， 五官精
致， 有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
是我们这儿十里八村的大美人，
我曾经看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黑白色依然藏不住母亲的青春活
力。 特别是那两条大辫子， 着实
是令很多人羡慕不已， 母亲也像
宝贝似的爱着那对辫子， 每天都
会认真地梳洗。

后来， 父亲走后， 家庭经济
捉襟见肘。 一次， 我见她从集市
上回来， 剪了短发， 便好奇地问
道： “妈， 您的辫子呢？” 她回
我： “辫子长了太麻烦， 洗和梳
都很费时间， 我现在剪短了是不
是很好看？” 我还真以为她是嫌
这么些年梳洗烦了， 直到后来，
她和隔壁的三婶拉家常， 我听见
她说： “家里没钱呢， 我家华儿

要上学， 我再怎么样也不能耽误
她。 要不我也不会想到把辫子卖
了， 这两条辫子都跟了我三十多
年， 我真是舍不得。”

住在农村， 经济来源极少，
母亲想到蓄起头发卖。 她的发质
好 ， 头发长得也快 ， 母亲的辫
子， 每两年都会卖上一笔钱。 那
一年赶年集， 我和她去逛街， 一
个收头发的贩子总是跟在她身
后， 缠着要买她的头发， 可她想
过一个漂亮的年再说， 但那个贩
子后来出的价格让母亲心动了，
她决定卖掉头发， 我就眼睁睁地
看着母亲将发辫 解 开 ， 然 后 ，
只听 “咔擦 ” 一声 ， 母亲的头
发换回了好几张大团结。 母亲甚
至来不及照照镜子里自己 的 样
子 ， 马 上 接 过 钱 贪 婪 地 数 了
好几遍， 满足地放进贴身的口袋
里 。 那一天 ， 母亲用卖头发的
钱， 给我添了一套漂亮的棉衣棉
裤， 又买了一些过年的必备品，
剩余的一点钱， 她说要留着给我
做生活费。

我一直都觉得母亲还是那么
漂亮， 那么年轻， 现在， 看着她
青丝里夹杂着那些白发， 再看她
脸上的沟沟壑壑， 我突然发现，
母亲老了。 我的泪， 禁不住涌出
眼眶 。 好半天 ， 我才调整好情
绪， 调皮地问她： “妈， 您还怀
念您的大辫子吗？ 那辫子真的好
漂 亮 。 ” 她 轻 描 淡 写 地 回 我 ：
“那有啥好看的， 都是过去的事
儿了。” 可我分明发现， 当我提
到辫子时， 母亲的眼睛亮了。

母亲的长辫子， 是我记忆里
的那一抹温暖， 我铭记于心， 常
怀感恩。

捕鼠记
□朱宜尧 文/图


